
女孩的求爱宝典
文/杨洪珍

年轻女孩如果你想 邂
逅一份 美 丽情缘 ，就请注
意了 ，对 于 自 己 所 喜 欢 的
小伙 子 ，应 该想办 法 去 追
求。下 面 的 几 条 意 见必能
对你大有 帮助 。

主动进攻
一般说来 ，男 青年是

不会 介 意 姑 娘 主 动 进 攻
的。相反 ，如果在大街上 ，或
者在 公共汽车上 ，突然有一
位陌 生 的 姑 娘 向 小 伙 子 打
招呼 ，他们心中 会觉得美滋
滋的 ，甚 至 能 给 他带 来 信
心。小伙子的看法和姑娘的
想法 ，往往有很大的出入 。
因此 ，不要用你的想法衡量
小伙子 ，你不妨打开 芳心 ，
主动大胆地接近他 。

寻找话题

如果 你 想 与 男 性
交往 ，那么 ，和他谈话是最基本的步
骤。所以 ，在你发现一个 自 己喜欢的

小伙子时 ，你必须悄悄地接近他 ，然后设法
和他搭话 。

“ 我们以前好象见过？”
“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？”
“请帮个忙好吗？”
诸如此类的话 ，虽然意义不大 ，但可以

让你们进一步认识 、了解 、交往 。所以 ，你不
必在乎这些话有没有意义 ，话题本身 只是个
引子 ，目 的是通过搭话去认识他 、接受他 。然
后进一步交往 。

施展魅力
有时 ，你会产生一些疑惑 ，男性选择女友

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其实 ，男性喜欢姑娘的理由
很多 ，并不是 只 有美 貌的姑娘才 会吸 引 男
性。实际上每一个女性都有她独特的风姿和
魅力 ，这不一定来 自 美丽的外表 。因此 ，你没
有丝毫理由 自惭形秽 ，你应坚定信心 ，根据 自
身的特点和长处 ，大胆地施展你的魅力 。

性情温柔
通常 ，男性选择女 朋友 ，开始时大都喜

欢追求容貌漂亮者 。但是 ，如果时间交往 ，外

表就不是唯一的标准了 。最
重要的 ，还要考虑个性是否
合适 。多数男性寻找永久的
伴侣 ，并不绝对地以外表的
美丑 作 为 唯 一 的 选 择 标
准。因 此 ，就算你长得象仙
女一样漂亮 ，但总是为人冷
淡或举止轻浮 ，性格暴躁 ，
那男 性和你交 往一段时 间
后，也会和你分手的 。同样 ，
外表不出色的姑娘 ，因为性
情温柔 ，也会成为男性追求
的对象 。

巧妙暗示
主动和一位陌生的小伙

子交谈也许你不太适应 ，这
时你可 以 采 用 另 外 一 种 形
式。这就是由 你发出信息 ，做
出暗示 ，对方得到你的暗示
后，就会开始采取行动。举例
来说 ，当你发现 自 己喜欢的
小伙子时 ，你可以向他露 出

微笑 。他可能感到莫名其妙 ，但很快他就会
反应过来 ，主动与你交谈 。

打消顾虑
当你遇到一位 自 己 喜 欢 的 小 伙子 时 ，

在什 么 都 没 有 开 始 的 时 候 ，你也 许 会 担
心被拒 绝 ，其 实 不必 要 存在这 些顾虑 ，问
题并 不 是 会 不 会 被 拒 绝 ，而 是 自 身 有 这
种不 安 的 想 法 ，不安 的 心理 ，这 才 是 问 题
的关键 所在 。例 如 ，你很 想 和一个 自 己 喜
欢的 男 孩 子 约 会 ，你可 能 会 在 电 话机 呆
坐半天 ：“我要 给 他打个 电 话 ，然 而……”
心里犹豫不决 ，拿起 电话想拨号码又放下 ，
就这样反 反 复 复 ，终于 下不 了 决心 。实际
上，只要你勇敢地拨一次 电话 ，事情就可能
完全解决 了 ，即使遭到拒绝 ，也没有什 么大
不了 的事情 。

不怕 失败
假如 当 你追求小伙子时真的被拒绝 了 ，

你也不必灰心丧气。原因可能不是你不好而
是他已经有心上人了 ，不必把 自 己看得太低 ，
这只能说明你和他没有缘分 ，有一天你终会
遇到和你有缘的人 。

让母亲伤心的

两件事
文/缑稳贤

母亲一生谦卑 。谦卑的母亲什么事都顺着父
亲由 着儿女让着别人 。到晚年总觉得为儿女作得
不够 ，从不 曾 想到要 向 儿女索取什 么 。我 从学
校毕业 后就参加 了 工 作 ，一直在外地教 书 ，每
年只能 熬 到 寒 暑假才能 回 家探望老人 ，每 次 回
家都是来 也匆 匆 去也匆 匆 ，在家 陪母亲 的 时 间
都不长 。有好 几 次 回 家 ，妹妹都说，“妈 几 天
前就说 梦 见 你 了 ”，“妈 几 天 前 就 说 你 要 回
来”。我也 曾 多 次 下 决心要不顾一切在家 里 多
停几天 陪伴母亲 ，可一想起我 的 学生 ，我 的 孩
子，就又停不住 了 。当 我惴惴不安 又十 分 内 疚
地告 诉 母 亲 我 要 走 的 时 候 ，母 亲 从 未 拦挡 过
我。每 次 我离家 ，母亲都要送我到村外 ，分 别
时总 是 那 两 句 话：“把 公家 的事 当 成个 事 ，把
娃（指我的孩子 ）管好 ，不要为我操心。”

2000年 6月 22日 弟 弟 病逝 ，24日 安 葬 。
这期 间 ，家 里人 怕 父母亲 伤心过度 ，把二老送
到在 县城 的 姐 姐家 里。7月 1日 ，我抽 出 时 间
去姐姐家 看望二老 。我看 到父母 几 天 工 夫便老
了许 多 ，父亲 大 口 大 口 地抽 烟 ，母亲 不住声地
长吁短叹 。我怕 提起弟 弟 的 事 会让二老 更 加伤
心，又 实在 想不 出 合适 的 话 ，只 是默默地陪父
母亲 坐 着 。这 天
下午 ，当 我 向 老
人告 别 时 ，母 亲
还是 像 往 常 一 样
没有 拦 挡 我 ，但
我分 明 看 到 两 颗
硕大 的 浑 浊 的 泪
珠溢 出 母亲眼 角 。我一下子 慌 了 神 ，心里难过
极了 。我 只 知 道 学 生 需 要 我 ，我 的 孩 子 需 要

我；可我竟没 有 为 母亲 多 想一想 。白 发 人送 黑 发
人，都 已 年过八十 的 老人 了 ，心 里 的 苦 水 车载斗
量。见到 父 母 几个小时我就要离开 ，就要把 无边
的撕心裂 肺 的 寂 寞 ，把 漫 长 的 失 神 落 魄 的 等 待抛
给老 人 ，这怎能 不使母亲伤心呢 ？我急忙安 慰母
亲，留 了 下来 ，第二天返 回单位 。

当时 我 曾 痛 下 决 心 ；这样 的 事不 会 有第 二 次
了。

可是今年春节 ，我又一次让母亲 伤心了 。
又是半 年 没 有 见 到 母亲 了 ，不 知 母 亲 身 体怎

样，心情如何 ，心里急得像一 团 火在燃烧 。好不容 易
放寒假了 ，又要给学生补课 。待补课告一段落 ，我便
急忙往老家赶 ，其时 已是腊 月 二十八了 。回 到家后 ，
看到八十六 岁 的 老母亲 身体硬 朗 无病无痛 ，悬在半
空的心总算放了 下来 。母亲 的事 “才下眉头”，孩子
的事却 “又上心头”，想到一个孩子 已被老板辞退 多
日，找工作的事还没有着落 ，心里便有些急 了 。这个
孩子 无产无业无文凭无技术 ，全 靠 出 卖 苦 力 挣一
点钱养家糊 口，没有工作便没有饭吃，一箪食
一豆羹 ，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。谁能想到
在我生命之歌的最后 几章里 ，有关生存
的话 题 竟 变 得 如 此 现 实 和 具
体，沉重和苦涩 。年 前正是托 人

找门子寻工作的 好时机 ，机
会一失 ，叫 我老虎吃天
从何下手。于是到

了傍 晚 ，趁
母亲 高

兴，我便吞吞吐吐地给母亲说：“这一次我还
是不能在家 里 多停 ，明天就想走。”母亲
还是什 么话也没有说，但眼 角溢出的

浑浊的 泪 滴 ，我还是清清楚 楚地
看见了 。弟弟去世不久 ，父亲也
驾鹤西 去 。母 亲 恪守传统观 念 ，
只认 儿子 的家 是 自 己 的家 。我远
在外地谋 食 ，母亲不愿来我这里
住，说是不 习 惯城里人的生活 。
我和姐姐商量 ，只好让母亲住在
农村的妹妹家 里 。虽然妹夫一家
对老人非常好 ，但谦卑 的母亲总
觉得 自 己给 “人家 ”添 了 麻烦 ，增
加了 “人家 ”的负担 ，内心在 自 谴
自责 。我深知母亲失去父亲后的
孤寂，寄人篱下的凄楚 ，但一边是
八十 多 岁 孤孤单 单 的老母亲 ，一边是端
着空 碗 等 饭 吃 的 孩 子 ，前扯肠子 后扯
心，我无三头六臂分 身乏术 ，只能哪边
急了 顾哪边 ，两头奔波 。人生天地之间
咋就这么难呢 ？我又不便把孩子失业的
事告诉母亲 ，怕风烛残年 的老人经不起

这种打击 ，只 好说
些别 的 话来 解 释 ，
来安慰母亲 。

第二天 （腊 月
二十 九 ）上 午 ，母
亲给我说 ：“你走吧 。我见上你一面 ，你 见上我一面就
行了 。把公家 的事 当 成个事，把娃管好 。不要给

我操 心 。”这时候母亲 已经不流 泪 了 ，我的眼
泪却止 也止不住 。如 此谦卑如 此 明 白
如此伟大 的母亲 ，我欠你的实在是
太多 了 。

我让 母 亲 伤 心 的 这 两
次。每次我都有一种深深
的负罪感 ，压得我喘
不过气来 ，提起 笔
写一写 ，或许
会好受一
些。

啥
样
的
女
人
可
爱

口
文
/
金
成

说起女人 ，人们
脑子 里 首 先 想 到 的
恐怕不外乎美丽 、可
爱、温柔……

在所有 这 些 词
汇中 ，到底哪个是第
一位的 ？哪个 又是最
根本的呢？我们不妨
来分析一下 。

男人 是 为 征服
世界而存在的 ，女人
则是 为 征服 男 人而
存在的 。而这场战争
的双方都一致认为 ，
女人证服 男 人 最致
命的 武 器 就是女 人
的美 。一旦一个男 人
认为某个女 人 是 美
丽的 ，他 会甘愿受
到她 的 征服 ；而这
个女人 也就可 以 不
费吹灰 之 力 地攻城
拔寨 ，征服 男 人 。所
以，我们可 以 得 出
一个 结论：“美 丽 ”
是几 乎所 有 男 人女
人共 同 认可 的 女性
第一要素 。

那么 ，什么样的
女人才是美丽的 ？有
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，
叫做“女人不是因 为美丽而可
爱，而是因 为可爱 才美 丽”。这
是公理 ，无须证明 。

至于什么样 的 女 人 是可
爱的 ，答案恐怕就仁者 见仁智
者见智了 。

一个任 何 时 候都不 给 男
人压 力 而 只 给 予 他 激 励 的女
人是可爱 的 。这样 的 女 人 同
样希 望 自 己 所 爱 的 男 人 上
进、成功 ，但她从来不给 男 人
压力 ，而只会给他激励 ，使得
男人随时都 会 产 生 一 种 奋 发
的激情 。

一个 充 满 阳 光 气 息 的 女
人是可爱的 。这样的女人心地
善良 ，心理绝不阴暗 ，不会伤
害任何人 。她的心里充满了热
情，就如冬 日 里暖暖的 阳 光一
般随时温暖着你的心 。

一个 任何时 候
都自 己 珍惜 时 光 也
鼓励 男 人 珍惜时光
的女 人 是可 爱 的 。
这样 的 女 人 绝 对不
把时 间 浪 费 在 游戏
人生 和 梳妆打扮
上，她会珍惜生命
中的每一天 ，随时
为自 己 理 想 奋
斗。

一个 心 中 有
爱的 女 人 是 可 爱
的。这样的女人会

爱自 己 的 孩
子，爱父母 ，爱
工作 ，爱 自 己
所爱 的人 ，她
会为 了她所爱
的付 出 自 己 的
一切。这样的女
人不是用清规戒
律来 约束 男 人 ，
会使人产生亲近
的欲望 。这样的

爱感动男 人 ，使他
产生一种 向 上 的 冲
动。

一个热爱 自 己工
作的女人是可爱的 。这
样的女人不见得会将事
业放 在 她 生 命 中 的 第 一
位，她不一定要做女强人 ，
但她一定会努 力做好自 己
的分内之事。她在工作上
尽力 让 同 事满意和放心 ，
只要是交给她做的 ，她就
一定做好 。

一个 崇 尚 简 单 的 女
人是 可 爱 的 。这 样 的 女
人心 中 没 有 过 多 的 企 求
和奢 望 ，她 拥 有 一 份平
和恬 淡 的 心 态 。简 单 而
可口 的 饭 食 ，随 意 而 符
合自 己 个 性 的 衣 着 ，再
有一 份 简 简 单 单 的 快
乐，哪 怕 只 是和 自 己 所

爱的 人 一起骑 自 行 车 ，去河
边坐 一 坐聊 一 聊 ，简 单 所带
来的 开 心和 幸 福就足 以让她
回味 良 久 。

一个 随 时牵挂你 的 女 人
是可 爱 的 。这 样 的 女人不 见
得非 要 多 么 漂 亮 ，但她 会随
时让 你 感 觉 到 她 在 关 注 着
你。也许 只是一个眼神 、一个
微笑 、一 句 叮咛甚 或一个短
信，你会 觉得她就在你 的 身
边，心里激情荡漾 。

最后 ，一个善解人意的女
人是可 爱 的 。不管 发 生任何
事情 ，不管你想说任何话 ，还
没等 你 开 口 ，她就 已 经 知道
了，开玩笑 的说法她就是 ：你
“ 肚子 里 的 蛔 虫”，这样 的女
人简 直 就是人 间 尤物 了 ，焉
能不可爱？

直面男人的

多情
口文/杨红霞

多情不是男 人的坏处 。相反 ，
正是 多 情 ，才使这男 人有了价值 。
不是么 ？当 你闲愁寂寞的时候 ，他多
情地向你张望 ；当 你关 山 难越的时
候，他 多 情地向 你伸 手 ；当 你望断
天涯 一筹莫展 的 时候 ，他 多 情地对
你安慰 ，而 当 你杨柳枝头春意无限

的时候 ，他 又 多 情地给你打来一个 电
话、送 上一 束 鲜 花 ，抑 或 斟 上 杯 美
酒。你难道不觉得这 男 人的可敬 、可
爱、可亲 ，甚至须臾不可离么 ？

倘若无此 多 情 ，也就没 了 人间 的
千古风流 、万种 风情 ，没了 你作 为女
人的存在价值 。不是么 ？当你春情初萌

的时候 ，他 多情的张望是否增加了
你的 自 信 ？当 你踽踽独行的 时候 ，

他多情的陪伴是否平添了你的勇
敢？当 你断鸿声 里孤寂 无助 的时
候，他 多情的支援是否塑造了你

的坚强 ？而 当 你直挂云 帆 春风
得意的时候 ，他 多 情地关注与

喝彩 ，是否更给了你不可或
缺的温暖与体贴？

自古 只 有 藤缠树 ，
世上哪 见树缠藤 。男
人进攻型 的 生理特征

决定了他必是六根
不净 的 情 种 。

倘是男人太
过木纳
在你

面前 仿 佛
一潭 沉 静 的 死

水，任你春风吹不起他半点涟
漪，你说 ，他之于你 ，不是一
具没有灵魂 、没有生命 、没有
任何能唤起你 “当 歌对酒竞 留
连”之 冲 动 的 行 尸 又 是什么 ？
而男 人如果太过懦弱 ，在你身
后一副唯唯诺诺 、蝇营狗苟 ，
永远 乞 丐 式 地接 受 恩 赐 的 穷
相，则他之于你 ，不就更是一
堆没有血性 、没有 脊梁 、没有
丝毫能激发你 “一蓑烟雨任平
生”之 勇 气 的 走 肉 吗 ？毋庸置

疑，是 男 人 用 多情冲垮 了 你最初的 羞
赧，是男 人用 多 情融化了 你最后的 冷
漠。而正是因 了 多 情 ，才使 男 人能够
燃烧你埋藏至深 的思想与情感 ，才使
男人能够 激 活你麻木 至深 的 灵魂与 肉
体……所 以 ，你渴 盼 男 人 的 多 情 ，你
追逐 多情的 男 儿 。

然而 ，多 情谁似 南 山 月 ？男 人 的
多情有时也呈散射状 ，即 所谓吃着碗
里，看着锅里 ，而且常常看的还不止
一口 锅 。这就难免使你对男 人 多 情的
真诚程度打了 问 号 。事实上 ，多情常
被无情恼 ，男 人的 大胆直 率和他的 屡
屡碰壁，决定了 他必然 采取 多 情的姿

态；而无 情不 似 多 情 苦 ，男 人 永

远骚动的 进取 之心和他永 难逾越的现
实之 累 ，则 使 他 总 被 多 情 伤 透 了 脑
筋，甚 至 不 得 不 为 此 付 出 代价 。因
此，多 情 不 是 男 人 的 归 宿 ，而 专 情
才是男 人 的 成 熟 。只 不 过 ，

这要 仰 赖 于 你 ，要 看 你
是否 有 本 事 将 他 情 吸
一处，归 一 人

了。

童话

天

气转凉了
她掀开搬家时

妈妈 送 的 那 张 大
床，想翻找一些换季

衣服 出 来 ，一件淡紫 色 的
裙子闯入了视线 。
她哗地一下抖开裙子 ，颜色依

旧这样纯净 、鲜亮 ，只是式样有些过时
了，那大大的裙摆 ，和现在满大街流行的
紧身的时尚格格不入 ，但却是她少女时
代的最爱 。她把裙子贴在身上比量着 ，似
乎又一次听到那个 男孩的声音 。

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 ，尤其是刚 刚
参加工作时 ，生活好象一下子有了丰足
的保障 ，几个好友聚在一起 ，不是商量着
去那 儿 吃 一 顿 ，
或是 又 上
那儿 去 逛

逛，疯得天

昏地暗 。有一
阵子 大 家 心 血 来
潮，自己去 买 布

料，选好了样子让裁缝去
做，好象才能体现个性。她 当

然也去做了一套 ；淡紫色的麻纱 ，
下垂感很好 ，颜色很纯很亮 ，上衣是一

件贴身的小马 甲 ，裙子则长长的 ，有细细
的腰 身 ，大大的裙摆 。刚刚学跳舞的时
候，穿上它 ，好象每一步都找着了韵律 。

那天上前夜班 ，下午三点半去停车
场坐车 ，就穿着这套紫色的裙 ，白 色的皮
鞋，五 月 的风细碎而温暖 ，海边的天空澄
澈明净 ，她在停车场边的一棵小树下站
定，耐心地等着 。

忽然有人轻轻地碰她一下 ，惊讶地
转过 身 ，是华 ，相邻车 间 的一个 男 孩 ，
“嗨！你不是一直骑车子吗？她很意外”。
“我……我有事 ，不想骑车了……”她瞧

着华贼 头贼脑的 ，
正想 奚

落他两句 ，车来了 。
华一个箭步冲上去 ，抢到两
个座位 ，示意她坐下。她嘻
嘻地笑着：“谢谢啊。”却见

华的脸红了 ，居然把头转向窗外 。真
怪，这个人 ！她不再答理他 。

下车后 ，她径 自 向 自 己 的车间走去 ，
华还一直跟在她后边 。转过一个小花坛 ，
他紧赶几步 ，站在了她面前 ，她茫然地站
住了 。

那个阿华 ，那个腼腆的 、朴实的 、几
乎一直被她 当 作 同性的 男 孩 ，突然开 口
了，声音轻轻地 ，却清晰人耳：“你穿这裙
子真 漂 亮……可 爱 极 了 ，象 小 天使一
样。”一个小锦盒悄悄地塞进她手里 ，他
转身跑了 。

她愣在那里 ，一份喜悦和着羞涩慢
慢铺展开来 ，打开小小的锦盒 ，一对淡蓝
色的手链晶莹剔透 ，在阳 光下发 出纯净
的光茫。天蓝得空灵 ，白 云优雅地飘过 ，
懵懂无知的少女 ，来不及躲闪就被一份
全新的感觉击中 ，她听到了心地花开的
天籁之音 。

许多 年过去 了 ，她依然清晰地记起
了那一种微醉的感觉 。但此刻 ，她早已离
开了那个海滨小城 ，经历了许多的事情 ，
象个大人般规规矩矩的恋爱过 ，终于为
人妻 ，为人母 ，却再也不曾听到过那样温
柔的赞美。“琴棋书画诗洒花 ，当 年样样
不离它 。如今七事已改变 ，柴米油盐酱醋
茶。”天还是天 ，云还是云 ，可浪漫的触觉
早已迟钝 。回首往事 ，更象是打开了一本
尘封已久的童话 ，书上字迹清晰如昨 ，书
中的故事遥不可及 。

老公走进来 ，看见她手上的裙子 ，笑
道：“哟 ，这是哪个朝代的文物啊 ，你还留
着呀。”她不理他，抚了一下硬硬的短发 ，

依旧 把裙子郑重地放进衣柜 。对她而
言，那是一段美丽的记忆 。

儿子跑进来：“妈妈 ，给我讲
故事。”她抱起孩子 ，拿出一本

童话书 ，格外温柔地对他
念起书上的字句 。光阴

悄悄 更 替 ，她 的 童
话时 代 已 经 过
去，深 藏在 旧 日

裙衫里 。

母爱情
文/龚保彦

母
亲
又从 遥
远的 乡
下打 来 电
话。电话 中 说
的仍旧 是她一向 问
候我们的那 几句话 ：你

跟雅清 （我的妻子 ）和孩子
都好吧？我说都很好。她才
放心地挂断 电话。但我从她
那低微的语气和稍显沙哑的
声音中 已明显听出 ，她老人
家近两年来比往年更显苍老
了。这使我心里骤然涌起一
股莫名 的酸楚和伤感 。

十八岁 以前我是在 乡 下
上小学 、初中和高 中 。小学和
初中 离家较近 ，每天放学后
我都能早早回 到家 里 ，像个
快乐的小鸟一样绕着母亲飞
来飞去 。而上高 中 后 ，我就离
开了 她 ，背上铺盖卷儿在位
于县城的 中 学住校就读 ，一
个星期 回 一次家 ，有时课程
紧了 两 三 个 星期 才 回 一 次
家。一个她十分疼爱 的 孩子
突然 不在她 身边了 ，她老觉
得心里空荡荡的 ，所 以家里
一有什么东西要变卖 ，她就
把这个机会从父亲手上抢过
来，不去离家较近的小镇 ，而
是故意绕远路来县城卖 。在
市场上急匆匆将那些东西早

早
贱价 出手后 ，她就买几样我
最爱吃 的 东 西来 到学校看
望我 。母亲 见到我时那个高
兴劲 儿就甭提 了 。这一切 ，
只要 看 看她那张 始终挂满
微笑的脸就可 以看 出 。与此
同时 ，她还帮我洗衣服和被
子，整理床铺 。就硬把本来
就不很 脏 的 衣服和被子拿

水房再认认真真洗一遍 。当
我夜 里 躺 在床上 闻 到干干
净净 的被子上散发 出 的 一
股淡淡的皂香味时 ，心里就
对母 亲 涌 起一股 深 深 的 感
激之情…

那年深冬的一天 ，我已

上
高三 ，大气

特别冷 。由 于学校没有取
暖设备 ，宿舍里像冰窖一
样，寒冷异常 。晚上睡觉常
常被冻醒不说 ，好 多 同学
都患了 重感 冒 。那天天色
阴沉 ，铅云密布 ，大北风狂
呼乱吼 ，下着急急的雨夹
雪。母亲 冒 着风雨和大雪 ，
翻过一道道坡坎 、走过低

洼的河川谷地 ，踩着八十 多
里长的弯曲 、泥泞的 乡 间小
路，来学校为我送一床厚棉
被。走到一个叫佛子岭的坡
梁上的时候 ，她不小心脚下
一滑摔倒在地 ，为了不让棉
被沾上泥水 ，她尽力把身体

蜷缩
成一 个 圆

圈儿 ，死死把棉
被抱在怀里 ，却任由

身体 在 泥 水 和 风 雪 中 乱
滚。滚到坡梁底下的沟道里
时，她不仅成了一个浑身湿
淋淋的泥人 儿 ，膝盖还被石
头尖 儿 划 出 一 条 长 长 的 伤
口，鲜血泉水一样涌 出来 ，染
红了她的右腿。她忍着剧烈
的疼 痛 一 瘸一 拐 地 来 到 学
校。当 我看到母亲苍 白 的脸
色和满身的泥水 ，以及被鲜
血染红的腿脚时 ，顿时伤心
无比 ，泪如泉涌……

我妻生子 那年 ，母亲打
老远从家 乡 乘火车来到我们
居住的小城 。从孩子 “呱呱 ”
坠地到 满 百 天 的 这些 日 子
里。她 日 夜寸步不离地守候
在妻身边在母亲的精心照料
下，妻子和孩子都很 平安健
康。如今 ，我们的 儿子 已经9
岁了 。母亲那乌 黑的 发丝也
变得雪 白 ，额头上布满深深
的皱纹 。但她对于 儿女的 那
一腔深沉的关爱之情却一丝
一毫也没有减褪 ，像早春 的
阳光一样 ，时时刻 刻让我们
感到幸福和温暖……

织
毛
衣

文
/
曹
军

我
的先 生 是个 非常
老派的人 ，好静不
好动，远跟 不上时 尚 的

要求 。大夏天 ，他 自 己穿得严严
实实 、整整齐齐 ，对着满大街身
着露 脐装 风风 火 火 的女 郎 发
牢骚：“真是世风 日 下 ，那种 ‘以
扇掩面’、‘笑不露齿 ’的淑女都
被尘封在遥远 的 古代啦 ！”所
以，人送他外号“复古先生”。

“ 复古先生”后来娶了我 ，
主要是因为我爱看书 ，文静 ，有
一点点那种 “淑女味”。可是 日
子久了 ，他觉得有点上当 ，我上
班时不看书 ，下班就变本加厉
拼命地看闲书 ，仿佛是生活在
真空 中 的书仙子 。好容易下一
回面条吧 ，先放面条后加冷水 ，
面条变成了 “糊糊汤”。他气极
了骂我话稍重点 ，我两行泪就
顺着面颊流下 ，不知道的人都
以为我受了天大的委屈 ，还一
脸无 辜地辩解 ：“你没有 教过
我，我怎么会下？”

于是 ，夫 君 就哀 叹 自 己
命苦 ：“男 做妇 工 ，气死祖宗 ，
怎么就一不 留 心娶 了 你这么
个‘大家闺 秀 ’？”

如果说我不善做家 务这
个缺点让先生懊丧头疼的话 ，
我的 另一大缺点 ：没有金钱概
念，不善理财 ，却给丈夫挣足了
面子 。当 夫君单位的朋友在哀
叹夫人太精明 ，太抠门时 ，在家
里掌握着财权 的 我夫 口 吐狂
言，扬眉吐气：“每月 给农村老
娘寄款百余元 ，老婆从不敢吭
一声 。男 人丈夫这点小事还做
不了主？”夫君的底气让他那帮
哥们羡慕得两眼发直 。

羡慕归羡慕 ，惭愧的 日 子

也
是有
的。夫

君最 好 的
朋友小 王到我
家来玩 ，热 了 ，
就将外套扔 在椅子
上，当我得知小王身
上那件花色绮丽 、贴 身
合体的毛衣竟是他夫人
自己编织的 ，不由 大大地羞
愧了 。转眼 结 婚 已 经十 余年
了，儿子已成了 半大小子 ，我
却从来没有给丈夫织过毛衣 ，却
偏偏“复古先生”最爱手工织就的
东西 ，他身上的那件毛衣还是上
大学时我婆婆给织的 ，到如今 已
被洗得面 目 全非 ，线球一个接一个…

我下 决心痛改 前 非 ，将书 呀 、
笔呀 什 么 的 掷 之 一 边 。买 来 最 好
的毛线 ，虚心求 教 小王夫人 。白 天
织晚上 织 ，丈 夫 大加赞赏 ，看我的
眼光越发温柔 。从春到秋 ，好容易完
成了 这伟大 的 工程 。看着 夫君 穿着
新毛衣从东 溜到西 ，我直埋怨：“你
也真是到 了 岁 数 ，不过 刚 40出 点
头，怎么走路总 是窝 着腰 ，斜着 膀
子？”
直到有一 天 ，小 王 又携夫人来
玩，我又旧话重提 。小王夫人上下
仔细打量了一下先生 ，笑得捂着

肚子抹眼 泪 ：
“ 天哪 ！天哪 ！
看看 你 的 手
艺！哪里是他斜膀子 ，
分明是你织的毛衣袖
子不一样长！”

一连好 几天 ，我
都为 自 己不是称职的
主妇而黯然 神伤 ，一
旁的 夫 君 却 抚 掌 大
笑，他说你做家 务是
笨点 ，可你知书达理 ，
能写善画 ，还会脸红
呢！当然啦 ，能上得厅
堂，下得厨房更好 ，可
世界上 的事 ，哪能两
全齐美呢？说实在的 ，
我这辈子挺知 足的 ，
因为我娶的女人虽不

是倾国倾城 ，却也是伶伶俐俐 ，
是一心一意跟我过 日 子 的女人
一一这就够了 ！


